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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审判：解读《审判材料》（上） ! 陆其国

《审判材料》是笔者早先在
上海旧书铺淘到的一本旧书，
这本书的全称是《前日本陆军
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
控案审判材料》，详尽地记载了
日军细菌战部队所犯下的令人
发指的罪行的诸多细节。

《审判材料》是侵
华日军细菌战的历史
罪证
这本书到我手上时，硬纸封面已

有磨损，书名繁体字迹褪色严重；内
页纸张也已泛黄，但不缺页；全书共
!"#页，封面下端有“外国文书籍出版
局印行 一九五"年·莫斯科”字样。
里面扉页几乎就是封面的复制；全书
没有版权页，没有印数，也没有定价，
只是在扉页背面注明：“本版《前日本
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
控案审判材料》系按一九五"年莫斯
科国立政治书籍出版局刊印原版译
出。”由此看来，这本《审判材料》应该
属于非公开出版的内部资料。
《审判材料》详细记录了$%&%年

$'月，在前苏联伯力城滨海军区军事
法庭公开审判和判决前日本关东军
总司令陆军大将山田乙三、关东军医
务处长军医中将尾冢隆二、第(#$细
菌部队生产部长少将川岛清等$)名
战犯的全过程；披露了日本细菌战部
队用中国人进行活体试验的滔天罪
恶。此间担任审判长和审判员的，分
别是前苏联少将法官契尔科特夫与
上校法官伊里尼茨基、中校法官沃罗
比耶夫。担任国家公诉人的，是前苏
联三级国家法律顾问斯米尔诺夫。各
被告均有律师作辩护人。
《审判材料》一书由序言、预审文

件（包括起诉书、被告与证人供词、文
件证据）、被告和证人在法庭上的供
词（包括各被告、各证人受审经过）、
检验委员会结论、国家公诉人的演
词、各辩护人的演词（包括各被告最
后陈述）、军事法庭判决书等组成。由
此可见，《审判材料》是一份极具分量

和档案属性的有关侵华日军细菌战
的历史罪证。其中“起诉书”指出：“帝
国主义日本的当权集团，同希特勒德
国和法西斯意大利一起结成罪恶阴
谋联盟，曾策划、发动并进行侵略战
争反对各爱好和平国家人民，以期和
希特勒德国共同建立世界统治。”“这
些侵略战争的目的，就是要建立所谓
‘大东亚共荣圈’，即建立一个由日本
统治的殖民地国家。此种力求用强力
掠夺日本邻近诸爱好和平国家广大
领土以期建立这样一个殖民地国家
的事实，也就表明日本帝国主义者怀
有极端强烈的扩张意图。”
“起诉书”还提到，“本案预审结

果业已查明：日本帝国主义者在策
划和准备其反苏和反其他国家的侵
略战争时，为达到其目的，曾立意大
规模地使用，并且在局部上已经使
用过细菌战武器这种大批歼灭人命
的罪恶工具。”接下来，“起诉书”就
列数日军建立特种部队准备和进行
细菌战的详细经过。“预审结果查
明，在占领满洲后不久，日军参谋本
部和日本陆军省就在满洲境内建立
了一个细菌实验所，并将其划归日
本关东军建制内。该实验所系由日
本著名细菌战思想家，以后晋升为

军医中将的石井四郎主持。实验所
中专门研究用烈性传染病菌进行攻
势细菌战方法。”

对此，前日军军医少将，此次被
审判的$)名被告之一川岛清供述：自
$%#!至$%#*年间，“已由日本参谋本
部和陆军省按照天皇裕仁诸次密令
在满洲境内成立有两个用来准备和
进行细菌战的极端秘密部队活动”。
这两支秘密部队，一个就是以石井
实验所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关东军
防疫给水部”；另一个是“关东军兽
疫预防部”。+%&$年，“当希特勒德国
开始进犯苏联后，这两个机关就用
番号秘密称为‘第七三一部队’和
‘第一""部队’”。前者由石井四郎
领导，后者由兽医少将若松主持。这
两支部队都配足有细菌学专家；工
作人员中许多是由日本最著名细菌
学家指导的科学技术人员。其中臭名
昭著的第(#$部队就有成员#,,,人，
细菌战部队的巨大规模程度，由此可
见一斑。而日本统帅部则拨巨款提供
给这两支部队制造细菌战武器。
“起诉书”还提到，“为了展开七

三一部队的活动，特于一九三九年
间在距离哈尔滨二十公里远的平房
站一带，建成了一座大军用市镇，其

中设有许多实验室和办事室，储存
有大量原料品。市镇周围划定了一
个禁区，以资严守秘密。预审材料证
实，(#+部队第一部专为进行细菌战
来研究和培养鼠疫菌、霍乱菌、坏疽
菌、炭疽热菌、伤寒菌、副伤寒菌及
其他病菌，以便在细菌战中使用。该
部队还有自己的航空队，并在安达
车站附近设立有一个特种打靶场”。
安达车站这个在中国并不为大多数
人知晓的地方，却证据确凿地留下
了日军细菌战部队犯下的令人发指
的罪行。正是在这里，日军细菌战部
队拿中国老百姓活体进行罪恶的炭
疽实验。我们也许还记得十多年前
一度令美国民众人心惶惶的“炭疽
邮包”事件，当时美国不少政府部门
曾收到恐怖分子寄达的带有炭疽粉
末的邮包，一时间“炭疽”病毒名传
天下，令人闻之色变。从网上得知，
日本细菌战部队很可能就是世界上
最早研制炭疽病毒的，那时的炭疽
称为“第一代”，现在则已超过“第八
代”了。据《审判材料》中+'名被告之
一，曾担任第(#+部队驻吴城第*(#

支队长的西俊英供述，他曾遵照第
(#+部队长的命令，“特于+%&!年+月
间到离哈尔滨+&*公里的安达站去
过。我在那里亲眼看见过在第二部
部长碇常重及科学工作员二木两人
指导下进行传染炭疽症细菌实验的
情况。当时+,名犯人都被绑在木柱
上，头部用铁帽盖住，躯体用铁板盖
住，只有臀部是光着的。在约+,,公
尺远的地方，用电流把一颗破弹片
炸裂去实行传染。所有这+,个人光
着的部分都受了伤。实验结束后，这
+,个人被装到一辆特备汽车上送回
监狱。以后我曾向碇常重和二木问
及实验结果，他们回答说，这+,个人

都因染上炭疽症而死掉了”。
+'名被告之一，原关东军总司

令陆军大将山田乙三供述，日军使
用细菌武器，主要有通过飞机散布
细菌、投掷细菌弹，以及进行军事破
坏几种途径。他们在前线和敌后大
量散布染有鼠疫、霍乱、伤寒、鼻疽、
炭疽热及其他烈性传染病的致命细
菌，用一切可能的办法传染到居民
区、蓄水池、水井、庄稼地和牲畜群，
目的就是想借以造成瘟疫，让千百
万人死亡。在施行这样的罪恶时，他
们丝毫不会去顾及，如此暴虐的行
径，不仅对交战国居民，即使是对中
立国，也会造成极大的危害。
更残忍的是，为了检验细菌武

器杀生作用究竟如何，日军细菌战
部队还有系统地和大规模地用活人
来进行惨无人道的罪恶实验。预审
材料证实，日军细菌战部队拿活人
来做罪恶的实验，最后将这些人残
酷杀害，都是经过日本关东军总司
令认可并同意的。对此山田乙三自
己也承认并作如下供述：“我……曾
准许人们去进行此种实验，因而我
在事实上也就是批准了强行杀害那
些都是由我所管辖的关东宪兵队机
关和各日本军事团送去受实验的中
国人、俄国人和满洲本地人……”
而作为证人受讯的古都，在供述

所实施的罪恶时，讲得更为具体：
“……大约在一九四三年初，我奉第
七三一部队第一部长官田部井命令，
初次参加对该部队监狱犯人做传染
伤寒病的实验。我预先准备了一公升
投有伤寒病菌的甜水，然后把这一公
升甜水用普通水冲淡，就分给约五十
名中国犯人喝了，据我所记得的，他
们都是战俘，其中只有几个人事先受
过预防伤寒病的注射。”

将军是怎样炼成的
吴东峰

! ! ! ! ! ! ! ! !第一章 音容!连载 !"

肖劲光大将!多才多艺"善跳水兵舞

肖劲光将军善水兵舞。红军时期，将军常
于晚会上一身戎装，登台表演苏联水兵舞：曼步
舒臂，旋转腾越，皮鞋“嘎嘎”，四座寂然，至精彩
处观众击掌和之。是时将军甫由苏联回国，任
职红军闽、粤、赣军区参谋长兼政治部主任。

肖劲光将军多才多艺，擅长洞箫、二胡，亦
能弹曼陀铃。将军以洞箫吹《春江花月夜》《苏武
牧羊》《满江红》，以二胡拉《浏阳河》《信天游》，
以曼陀铃弹《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最
为拿手。长征途中，将军偕一管洞箫前行，常于
人困马乏之际吹奏，官兵听之恍闻仙乐。

张云逸大将!身材短小"气度宏深"喜长

袍蓄须

张云逸将军不抽烟，不喝酒，无嗜好，喜
恒端坐一室，戴老花眼镜，镇日读书、批阅文
件无怠容。凡有所思所想所感，以派克笔或小
楷毛笔疾书如飞。

罗瑞卿大将!毛泽东戏呼#罗长子$

罗瑞卿将军个高腿长，耳圆鼻直，双瞳炯
炯。与人聚，如鹤立鸡群，尤为突出，毛泽东尝
戏呼“罗长子”。

王树声大将!敦实剽悍"双唇前突"脸上

酒刺如麻

王树声将军敦实剽悍，胡须丛密，双唇前
突，脸上酒刺如麻。钱钧将军告余红军时期初
见王树声将军印象：坐草地脱衣捉虱子，虎背
熊腰，浑身横肉，如怒目金刚，无人敢近前也。
杜义德将军告余，西路军失败后，与王树声将
军一路乞讨寻生，其时虽手无寸铁，衣衫褴
褛，人见王皆大惧。故每至一地，必由杜义德
将军前行，好言慰民，而王树声将军则不得不
低首藏之后。

许光达大将!为人谨厚"言貌温和"待上

下左右恂恂有礼

许光达将军为人谨厚，言貌温和，待上下
左右恂恂有礼。将军小名许德华，曾用名许泛
舟、许洛华。!"#"年 !$月以中央代表身份，

被委派洪湖革命根据地，改名许光
达，时任红六军十七师师长。

王震上将!喜蓄胡"以%王胡子&

自称

王震将军瘦长挺拔，白发后掠，
直鼻梁，厚嘴唇，大嘴巴。将军耿介

为人，纯真为怀，怒则嘴咧齿突如金刚，乐亦
嘴咧齿突似孩童。尤喜着深灰色中山装，任国
家副主席仍如是。
王震将军凡受领任务，必蓄胡留须，不达

之不净面。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等戏呼
为“王胡子”。

邓华上将!身材修长"面孔白皙"武官文

相也

邓华将军身材修长，面孔白皙，武官文相
也。然治军极严，训人如雷霆震荡，暴雨倾盆，
加之将军下颚负伤，出言嘴歪斜，若咬牙切齿
状，人皆惧之。

邓华将军，原名多华，字实秋，湖南郴县
人。祖辈三代书香，幼好古学，博览群书，《三
国演义》《水浒传》《说岳全传》诸书，目所见辄
终记不忘。与群儿戏，常以扁担作长矛，曰：
“吾乃常山赵子龙也。”

著名作家周而复于《晋察冀日报》撰文
《邓华断片》。文曰，邓华司令员文静且勇敢，
严肃且活泼，冷峻且热情，沉着且坚韧。
湖南省军区原司令员蒋金流于东北初识

邓华。是日，邓华将军乘一马车于雪原中“嗒
嗒”而至。将军立于车上，头戴花狐狸帽，身披
毛领风衣，面孔慈祥，风度斯文。马车上一火
盆，一酒坛，一手摇留声机。留声机，专为听京
剧唱片用也。邓华将军时任东北民主联军第
七纵队司令员。
叶飞上将!理分头"戴眼镜"身材颀长"眉

目清秀

叶飞将军虽书生模样，然举止果毅，智勇
过人，及老体微胖，额高面宽，更显霸气纵横。

!"%&年 '月，叶飞将军由闽东下山至福
州，与国民党谈判合作抗日事。国民党福建省
主席陈仪于省政府会见叶飞。陈仪仔细打量，
惊讶曰：“你就是叶飞？！”将军答：“是呀。”陈
仪情不自禁曰：“你是个书生嘛！”当晚，陈仪
设宴招待。叶飞将军特意着缴获国民党军保
安旅旅长毛料军服，昂然入席，目不旁视，国
民党军方面如保安司令等人虽不悦，亦难言。

消
失
的
蒋
家
巷

吴
琦
幸

! ! ! ! ! ! ! "#蒋家巷中的高级石库门

我的小时朋友俞宏根告诉我，还有一条
玉皇山弄堂，却位于昌平路对面的一条弄
堂，是属于对面洗衣作坊那一条，也就是我
的插兄朋友王经强家住的那一条。为什么玉
皇山庙建在蒋家巷，而这个名字却穿越到对
面的弄堂里去了，我就不知道了。

居委会的旁边是一个咸菜作，曾经做过
专门腌制咸菜的作坊。我曾经在经过
的时候好奇地走进去看工人们做咸
菜。只见一个个粗壮汉子在巨大的咸
菜缸上赤着脚踩踏咸菜，还用手拉着
吊绳，有点像今天按摩中的一种“踩
背”。从此我有的时候吃咸菜的时候，
眼前就会浮现出一双双这样的脚。

走过这条小弄堂，出现了一幢很
大很气派的房子，可以说是蒋家巷中
的高级石库门。居民都从后门进出。
前门则都开着一溜的店。第一家是老
酒店。这是一家具有很悠久历史的酒
店。店主姓吴，跟我爸爸同姓，而我爸
爸是一个嗜酒的人，他在外公的封建
势力强压之下，心情是郁闷的，常常
借酒浇愁。尤其是在三年困难时期，
连饭都吃不饱，哪来酒喝。而这位吴
姓酒店老板，还为他常常私留了酒，倒在我
爸爸的茶壶里，他端然在酒店里坐着，人以
为他是在喝茶，实际上却在慢悠悠地评尝杯
中物。我小时候帮爸爸去拷酒的时候，到这
家酒店，吴老板和他酒店的食客总是会指着
我说，这就是老吴的奶末头儿子，宝贝儿子。
酒店隔壁是一个老虎灶。老虎灶的灶是

平的，几个水锅轮番烧着开水，伙计则用着
一把紫铜制的漏斗套在热水瓶上，用铜勺子
往平锅中舀水，再灌到热水瓶中。整个老虎
灶中总是热气腾腾，云蒸雾绕，很有摄影师
镜头前的美学效果。我们在冬天的时候，常
常喜欢去老虎灶泡水，看着紫铜漏斗和铜勺
打开水，非常气派和过瘾。后来改成了水龙
头的老虎灶，那种感觉就没有了。老虎灶的
后面是一个黑黑的大房间，以前我不知道那
里是什么地方，只看到有人进人出，都是彪
悍的肌肉。大了以后才知道是一个简易的浴
室。踩三轮的、拉老虎塌车的、磨豆腐的各种
行业人等，下了班之后，花几分钱打些开水

就在后面用一个木桶冲冲，算作洗了澡。
老虎灶隔壁是国营的米店、酱油店、酱菜

店。这三个店合在一起，明显要盖过任何个体
户的小店。国营店的隔壁是私人的一个炒货
和酱菜店。过了酱菜店又是一条横弄堂，以前
有过一条水沟，后来填埋之后，成为石子小
路，穿向江宁路出口，我的小学同学陶华卿等
人就住在这条支弄里。

支弄的角上是一间当铺。我记
事的时候已经没有大大的“当”字了，
从外观上也看不出。我曾经到过江苏
昆山千灯镇的老式当铺，当铺的柜台
高过人头，就像鲁迅描写过的那样。
这里的当铺却是延续民国时代的，在
新社会建立之后有过一段短暂的时
期营业，后来称作调剂商店，我进去
过。没有那么高的柜台，接待的人也
和气很多，多是一些小户人家应急的
时候，把家中临时不需要的东西拿出
来当些钱。我记得我妈妈在我父亲死
了之后，有的时候也往那里跑，将平
时不急用的金银首饰、皮衣皮袄往里
送。当年父亲做生意写字用的都是派
克金笔，也可以当，那当票我还都见
到过。甚至有一次还帮妈妈去将当铺

里的东西赎出来。
当铺的楼上是蒋家巷的大户人家，不记

得是哪个大姓了。或许就是蒋姓吧。因为蒋
家巷的得名就是这里最早住的是蒋家。那房
子是青砖红瓦，严严实实。据说是蒋家巷最
有钱的人家。我们小孩平时都不知道住些什
么人。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那里住的一
夜间变成了资产阶级少爷小姐，甚至把他们
指为所谓的“流氓阿飞”。要抄家，要破四旧。
他们为人都非常和气，平常无非是穿着海外
进口的小裤脚管，尖头皮鞋，或吹着大包头，
花衬衫，估计都是有着海外关系的资本家子
女。有一次我记得很清楚，有家女儿从弄堂
口走进来，提着一双尖头皮鞋，穿着丝袜，推
着一辆自行车往青砖红瓦的家中走去。显见
是在外面被人“革命”了。

沿着这条路走向支弄的深处可以通往
江宁路的开口，接下去就会来到小河浜，那
是一条小小的臭水沟，到了我 ',多岁的时
候，这条河浜就填平了。


